
第四十七回  红颜知己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琢，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

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纳兰性德

风摇芦叶，浪打蓼花；水泊烟笼，名湖雾覆。此时已是倦鸟投林、渔舟
唱晚的时分了。一骑骏马，尚在沿着高邮湖的北岸前行。
骑者是个虬须如戟的中年汉子，这个人正是江湖上著名的游侠缪长风。
他在王家和群豪分手之后，就骑王元通送给他的这匹青鬃马，追赶运棺
北上的刘抗。第一天没有碰上，现在又将是第二个白天过去了。
扬州坐落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也正是高邮湖南流注入长江之处。从扬
州北上，本来是走水路较为方便的，但刘抗因为运的是棺材，棺村里装的是
假死的韩朋，韩朋服了尉迟炯的药丸，三天之后方能苏醒，倘若坐船的话，
到时可不方便打开棺材，当着舟子将“死人”救活。而且走水路若遇意外，
危险也大得多。是以刘抗选择了沿着高邮湖北上这一条已经少人行走的荒凉
古道。而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早已告诉了缪长风的。
缪长风骑的是王元通特地挑选给他的骏马，走了两天，还没有追上刘抗，
不觉颇为有点诧异了。刘抗坐的是两匹普通马匹拉的大车，自己驾驭。虽说
有两匹马拉，但大车上载着沉重的棺材，按常理说缪长风走了第一天的一个
下午和第二天一个整整的白天，是应该可以道得上他的。
缪长风看看天，晚霞染红了鱼鳞似的云层，风很柔和，高邮湖波平如镜。
心里想道：“看天色，今晚该是个有月亮的晚上，反正错过了宿头，就索性
兼程赶赶夜路吧。”
主意打定，心情没有那么烦恼了。湖边芦苇高逾人头，他骑马驰过，时
不时惊起几只藏在芦苇丛中的沙鸥。黄昏鸟鸣，分外觉得寂静。看那薄雾笼
罩的湖面，宛似披上一层轻纱。无浪微风，湖水轻轻碰击岸边的声音，好似
柔和的音乐。缪长风不知不觉的给这清幽的景色吸引了。
“这样清幽的景色，倘若有个知己并辔同行，那就更是人生乐事了。”
缪长风心想。
这念头一起，不知不觉，就蓦地想起了云紫萝来了。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缪长风心里想道：“这两句前贤的话，当真
说得不错。有的人相识了一辈子，头发都白了。还是并不知心，好像新相识
的陌生人一样；但有的朋友道畔相逢，停下车来，交谈片刻，便是一见如故。
（注：停车的时候，车盖倾侧，故曰倾盖。喻时间之短促也）友情的深浅，
原不是相识时日的长短所可衡量。我和孟元超、云紫萝的交情，可不正是这
样？最初我不知道紫萝有所钟，对她曾有非份之想，她却是光明磊落，依然
把我当作大哥看待，心无芥蒂。嗯，这份纯真的友情，岂是旁人所能懂得？
唉，莫说一般的人谣诼纷云，只怕孟元超也误解了我此际对紫萝的情感呢。”
“但也许是我误解也说不定。”缪长风想起了孟元超那既豪迈而又沉郁
的性格，心中又再思量：“他要我去照顾紫萝，或许正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我
现在的心情，他把我当作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才会重托我呢。我若然
还以为他是要为我们撮合，恐怕反而是境界太低的世俗看法了。”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白茫茫的湖水望不到尽头，密布湖滨的芦苇也好
像遥接天际。快马驰过，芦苇迎风飒飒作响，但仍是只见宿鸟惊飞，看不见



人的影子。
“怎的还是不见刘抗？”缪长风心里想道：“这次我来扬州给王元通拜
寿，总算是不虚此行。不但好友重逢，还结识了新的朋友。像孟元超和我一
样，刘抗和我也可说得是倾盖如故了。听说他是山东中牟县人氏，后来才游
学杭州的。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和他长谈，他原籍中牟，或许曾经见过我的师
姐。”
风从湖面吹来，缪长风瞿然一省，喟然叹道：“三十年前的往事，就像
眼前的高邮湖一样，被浓雾笼罩，模模糊糊的我都几乎记不清了。师姐已经
死了多年，如今她墓前的野草，恐怕也高逾人头了吧？”
旧事尘封，记忆是早已模糊了。但师姐的音容笑貌，他一想起来，却还
是历历如在目前。自己当年的心情，也突然间记起来了。缪长风这才忽地醒
悟，不是记忆模糊，而是因为这许多年自己历尽沧桑，避免再去回想往事的
缘故。
回忆的幔幕撕开，时光一下子倒流，回到了三十年前，那时他还只是十
二三岁的孩子。
师姐是他师父最小的一个女儿，虽然是最小的一个女儿，但却比他年长
四岁。他初入师门的时候，他的师姐已经是一个颇懂人事的少女了。还记得
最初的一两年，他的武功还是他的师姐代父传授的。
由于一入师门，便受师姐照料，因此在同门之中，他和师姐也是最为亲
近。旁人看来，他们二人就似同胞姐弟一般。过了两年，他的师父亲自教他
了，他也还是和师姐形影不离，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一有空就找师姐。
童年的回忆是甜蜜而又有趣的，他不知不觉的想起了一件事情，他第一
次和人家打架，就是为着师姐的。
那一天他找师姐和他上山去捉鸟儿，师姐在房里绣枕头，绣的是一对鸳
鸯，第一只已经绣好了，第二只还差一只翅膀，师姐不肯陪他去玩，他又没
有耐心看师姐绣花，闷闷不乐的跑回自己的书房。
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师兄平日妒忌师姐特别和他要好的，见他败兴而
归，恶意的开他玩笑，他乡下的风俗，童养媳的年龄大都是比丈夫大的，那
个师兄就取笑他，说他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想做师姐的“小丈夫”。他一
听就发了火，抓着师兄，狠狠的打了一架。
师兄给他打得面上一块乌青，他也给打破鼻子。最后师兄打不过他，冷
笑说道：“师姐明年就要嫁人啦，看你这小鬼还能老是缠着师姐？人家的丈
夫不把你踢出大门才怪。”
为了这次打架的事情，他和师兄给师父重重的责罚一顿，可谁都不敢说
出打架的原因。
想起这件“趣事”，他不觉暗暗好笑：“幸亏师父那时来到，否则我非
和师兄再打一架不可。”
“为什么我给师兄取笑，就这样发火呢？听说师姐有了婆家，又接连几
天闷闷不乐呢？”
他记得自己那年是十五岁，乡下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对男女之情还是
不怎么懂的。“当然不是为了男女之情，”他心里想道：“但纯粹是为了敬
爱吗？却又似乎未必尽然。我和师姐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快乐，可并不畏惧她。
或许这也是一种矇眬的爱慕吧？”
忽地他想起来了：“我为什么对云紫萝曾经那样倾心？啊，我明白了。



因为她就像我当年的师姐。相像的不是面貌，而是她们有着相同的性格。聪
明懂事，又有见识。可惜师姐已经死了，否则她若和云紫萝相识，一定也会
成为好朋友的。”
那次打架过后第二年，他的师姐果然出阁，嫁的是山东中牟县一家姓武
的人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师姐的丈夫是个反清志士，嫁过去后，在一次
抗清战役之中，夫妻俩同时殉难。算起来也有十年了。
“十年来，我还未曾到过师姐坟前吊祭，但愿找得着刘抗，可以请他带
我去找师姐的坟墓，了这心愿。”
天色渐渐黑了，一阵风迎面吹来，隐隐带来了辚辚的车声，打断了缪长
风的回忆。
缪长风又喜又惊，这样晚了，荒凉的古道上何来车马之声？想当然定是
运棺的刘抗了。
缪长风快马加鞭，赶上前去，果然看见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在他前
面的芦苇丛中跑出来。跑得不快，看来车上是载着重物。
虽然缪长风料想定是刘抗无疑，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未敢叫出刘抗
的名字。
车马的距离来得更近了，驾驭这辆马车的人虽然没有回过头来，他的背
影却已是看得相当清楚了。
大大出乎缪长风意料之外，看这个人的背影，竟然不像刘抗！
缪长风大失所望，心里登时也起了疑：“这辆车子定有蹊跷，我好歹得
看看车上载的是什么东西！”
快马从车旁驰过，缪长风装作莽汉，挥鞭赶马，一个不小心，挑开了挂
在车前的布幔。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咔嚓”一声，缪长风的马鞭给人一刀削
断。一个少女突然从车上跳下来。那辆马车也停下来了。驾车的是个壮健少
年，看相貌他和这少女似是兄妹。那少女骂道：“你干吗欺侮人？”那少年
则拦住他的马头。
车子的布幔挑开，里面的情形也看得见了，载的果然是一具棺材！”
缪长风只好下马道歉：“对不住，我是无意碰着你们的车子的！”
那少年哼了一声道：“无意的？你是什么人？”
缪长风的马鞭给少女一刀削断，已知她的身手不弱，如今看这粗豪的少
年，更分明是个会家子，缪长风的疑心越发重了，想道：“哪有这样的巧法！
偏偏也是一辆运棺材的车子？难道这辆车子是他们从刘抗的手中夺来的？”
缪长风打定了主意，好歹也要查根问底，说道：“我是追赶一位朋友的。”
那少女道：“你的朋友是谁？”
缪长风笑道：“你盘问我，礼尚往来，我可也得问问你，请问你们这具
棺村里死的是什么人？”
那少年变了面色，喝道：“你问这个干吗？”
缪长风道：“实不相瞒，我的朋友也是运棺材的。”
那少年道：“你的朋友是不是姓刘的？”
缪长风喜道：“不错，正是刘抗。你认识他？这辆车子就是他的吧？”
此言一出，两兄妹都是勃然变色，那少女道：“哥哥，不必盘问他了，
动手吧！”唰的一刀就斫过来。缪长风一个“移形易位”，反手夺她的刀，
说道：“话都没说清楚，你怎么就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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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少年心里想道：“不错，这家伙是来追踪刘抗的，自必是鹰爪无疑。”
一见妹妹的柳叶刀就要给他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夺去，迫切间无暇细思，长
剑出鞘，立即便是一招“直指天南”，剑尖刺向了缪长风背心的“风府穴”。
缪长风喝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快说实话，以免自误！”原来他也
是有点怀疑，怀疑这两兄妹乃是鹰爪。
这对兄妹只知道有鹰爪追踪刘抗，可没想到追踪的人是刘抗的朋友。（因
为刘抗曾经告诉他们，说是他的朋友都到王老镖头家里拜寿了）
他们的本领比不上缪长风，一来认定了缪长风是鹰爪，只道缪长风是要
套问他们的来历；二来他们也不敢像缪长风这样分出精神说话。缪长风喝问
之际，他们的一双柳叶刀，一柄青钢剑攻得越发紧了。
幸亏缪长风虽然有点怀疑，但也只是“一点”而已。他比这两兄妹当然
老练得多，一方面固然怀疑他们是鹰爪，但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说不定他
们是刘抗的朋友，是以在没有弄清楚之前，缪长风决不施展杀手。
这两兄妹的武功却是非同泛泛，双刀盘旋，长剑飞舞，奇招妙着，竟然
层出不穷。缪长风凭着一双肉掌应付，不觉亦是感到有点应付为难。
缪长风蓦地心头一动：“他们的刀法剑法怎的我好像似曾相识，但却又
想不起是哪一家的招数？这小姑娘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真是奇怪！”
疑心一起，缪长风倏的使出“弹指神通”的绝技，铮的一声，弹开了少
年的长剑。这一招使得甚为冒险，拿捏时候，非得十分准确不可；所用的劲
力，也必须恰到好处，否则便会伤了对方。
少年的长剑给缪长风出其不意的突然弹开，不由得骤吃一惊，随即也就
感到奇怪了：“这人本领远胜于我，何故他竟然手下留情？”
心念未已，只见缪长风已是跃上马车，揭开了棺盖。原来他是要查看棺
村里是否韩朋的尸体。他心里疑团甚多，但只有这个谜底是无须这两兄妹告
诉他，他可以自己揭开的。
棺盖揭开，只见里面全是砖头，哪里有韩朋的尸体？
“咦，韩朋哪里去了？”心念方动，已是听到了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原
来是那少女一足踏着车辕，使出滚刀仰攻的招数，双刀连环劈出，斫他的脚
后跟。
缪长风一个弹腿倒蹬。居高临下，踢向少女面门，少女连忙一个“凤点
头”，左手短刀回护面门，右手长刀变招斜削。只听得“蓬”的一声，原来
缪长风这一鸳鸯倒蹬腿乃是虚实并用的招数，用意并不在于踢伤这个少女。
他迫使这少女短刀缩回之际，一撑车厢的板壁，身形已是如箭的向前窜出。
少女叫道：“哥哥，快动手呀！”那少年心里正在想道：“这人可是有
点奇怪，他刚才为何不肯伤我？”听得妹妹的叫声，瞿然一省，心想不错，
是敌是友，尚未分明，岂能轻忽。
缪长风早有准备，防他背腹夹攻，脚尖刚一点地，反手即拍出一掌。少
女刚好从背后攻来，看他使出这招，不觉也是好生奇怪，心道：“怎的这厮
竟然会使我外公的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法？”这套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本
是用来在黑夜中对付敌人的，现在缪长风头也不回，也就等于是闭上眼睛来
对付她了。
缪长风察觉这少女的刀势一缓，知她心里已是起疑，迅即长掌捣出，化
解了少年攻来的剑招，随着身形一转，好像料准少女要从哪个方位向他攻来
一样，这一转身，恰好就迎上了这少女的双刀。



少女双刀合成一个环形，缪长风骈指如戟，倏的就从刀圈之中点进，叫
道：“你这招‘长河落日圆’使得不对，赶快变为‘达摩渡江’，方能应付
我这一招‘大漠孤烟直’！”缪长风以指代剑，使的正是这少女家传的一招
剑法，他的话还未说完，这少女早已是自然而然的变招所出，使的正是缪长
风所说的那招“达摩渡江”！
少女不由得失声叫道：“你怎么知道我这独门剑法？”原来她这独门剑
法，乃是把剑法变化在刀法上的。兵器之中，刀主刚，剑主柔，能以双刀使
出剑法的，武林中极其少有，如今缪长风不但识得她的独门剑法，还能“指
点”她的后着，这少女焉能不大大吃惊！
缪长风此时也是惊喜交集，急忙问道：“赵文绮是你的什么人？”他和
这少女各问各的，这少女听了他的问话，更是大大吃惊了。
“你知道我的母亲，你是什么人？”
那少年突然叫道：“你是缪师叔吧？”
缪长风这才松了口气，笑道：“不错，我正是缪长风，你们的母亲是我
师姐。”少女收起双刀，连忙上前施礼，说道：“原来是缪师叔，怪不得你
的闭目换掌功夫使得这样高明。我妈常常说起你的。”
缪长风笑道：“这套掌法，就是我初入师门之时，令堂替你们的外公教
给我的。”
那少年说道：“不错，家母也曾经向我们说过此事。她说同门师兄弟之
中，最聪明的就是缪师叔了。我们小时候，她把这套掌法教给我们，妹妹还
好，我可是怎样也练不到家。”
少女笑道：“哥哥，你别在缪师叔的面前夸赞我。妈说缪师叔当年练这
套掌法，不过一个月功夫，就青出于蓝了。我可是练了整整三个月呢。再说，
爹爹所传的功夫，我可是远不及你。”
少年笑道：“咱们别互相标榜了，叫缪师叔听了笑话。”
少女说道：“不错，咱们是应该请缪师叔多加指点呢。缪师叔，我们十
一二岁的时候，练这套掌法的，你当年练这套掌法大概也是这般年纪吧？你
为什么会得这样快，一定有甚诀窍，可得教给我们。”
缪长风喟然叹道：“是呀，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全是多亏了
师姐悉心传授，我哪里有什么独到的心得。对啦，我还未知道你们的名字呢！”
少女笑道：“你瞧，我们多糊涂，说了老半天的话，名字都没告诉你，
我名叫武庄，哥哥名叫武端。”说至此处，忽地眼圈一红，笑容顿敛，接着
说道：“缪师叔，我妈已经死了十年了，她是和爹爹同一天战死的。这件事
情，缪师叔想必已经知道了吧？”
缪长风道：“消息我是早已知道了，还未知道详情。你爹娘是死在何人
手里。”
武端说道：“爹爹有一位姓刘的好朋友，当时是和家父家母在一起的，
据这位刘伯伯事后告诉我们，他们是遭遇了清廷高手的伏击，围攻家父家母
的一共是三个人，一个是北宫望，一个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灼，还有一个是
少林寺还俗的叛徒名叫沙弥远。据说北宫望就是因为那次杀了我们父母，论
‘功’最大，后来才不断升官，一直做到了御林军的统领的。”
缪长风说道：“好，”这三个人的名字我记下了。北宫望师兄弟我本来
就要抓他们算帐的，还有那个沙弥远，我将来也一定要找着他，为你们的父
母报仇。现在该说到刘抗的事情了。这辆棺材的马车本来是他的吧？请你们



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武端说道：“刘大哥是我们邻居，我刚才说的那位刘伯伯就是他的父亲。”
缪长风道：“啊，原来你们和刘抗乃是邻居，我若是早知道就好了。”
武庄说道：“缪师叔，原来你和刘大哥也是早就相识的，我却还没有听
得刘大哥说过呢。”
缪长风笑道：“我和刘抗是前几天才相识的，不过却是一见如故。我知
道他是中牟县的人氏之后，本来想向他打听你家的消息，一直没有机会提
起。”当下把自己怎样在酒楼和刘抗结识的经过，告诉他们兄妹。
武端说道：“妹妹对刘大哥比对我这个亲哥哥还好，她有什么事情都告
诉刘大哥，刘大哥有什么事情也告诉她的。”
武庄脸上一红，说道：“乱嚼舌头，刘大哥对你不也是一样要好吗？”
缪长风笑道：“怪不得你们刚才见我查问刘抗，就大起疑心了。原来是
因为刘抗从没提过有我这个新朋友的缘故。那么你们这次是和他一起来扬州
的吗？”
武庄噘着小嘴儿道：“我们本来要跟他一道来的，他不肯答应。”
武端笑道：“是呀。妹妹舍不得刘大哥，我只好陪她一起来趁热闹了。”
武庄说道：“你又胡说了。我只是不服气他不肯带我们趁这热闹。他不
肯带我，难道我就不会自己来吗？”随着笑道，“不过结果还是没有赶上王
老镖头家里这场热闹。”缪长风道：“你们在途中碰上刘抗的？”
武庄说道：“没有这样巧。我们在途中碰上的是神愉快活张，他是爹爹
生前的好朋友。缪师叔，你知道这个人吗？”
缪长风道：“我在北京曾经有一桩事情和他联过手的。我也知道他到了
扬州。前天在王家祝寿，他的老搭档李麻子也曾到场，不过我这次却没有和
他见过面。”
武庄说道：“他告诉我刘大哥运棺北上之事，他说已经发现了有鹰爪跟
踪刘大哥，要我们设法帮他脱身。我们本来不是走这条路印。快活张带我们
去找他，昨天晚上在青龙镇的一间小客栈找着了他。”青龙镇是高邮湖畔的
一个小镇，距离扬州约二百里，缪长风是今天早上经过这个小镇的，忙于赶
路，并没进去打听。
武端接着说道：“当时时间迫促，我们也不能细问详情了。快活张给我
们想出了这条李代桃僵之计，让我们冒充刘大哥替他赶这辆车子，引开追踪
的鹰爪。他把韩朋从棺材搬出来，叫刘大哥背了伪作重病的韩朋，跟他到另
一个地方藏躲。”
缪长风道：“他们去了何处，你可知道？”
武端说道：“是青龙镇数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村庄上有家人家是海砂
帮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人是快活张的朗友。快活张的计划是到了那个人的
家里之后，便即换乘海砂帮的船只，从水路避开鹰爪的追踪。”
缪长风道：“不错，这样比较安全多了。”武庄说道：“海砂帮是自己
人么？”缪长风道：“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和小金川义军的首领已经成了盟
友。这件事情，快活张业已知道，不过刘抗还未知道。”
蓦地想起一事，缨长风问道：“决活张说是发现鹰爪追踪，昨晚那些鹰
爪到了青龙镇没有？”
武端说道：“青龙镇只有一间客栈，并无可疑人物。快活张估计，鹰爪
定是准备到荒僻的地方才动手的，他们只知跟踪这辆车子，车子摆在客栈门



前，快活张和刘大哥是施展轻功，从后门小巷悄悄溜走的，是以即使鹰爪昨
晚已经到了青龙镇，料想他们也不会发觉。”
缪长风忽道：“恐怕有点不对了？”
武庄吃了一惊道：“什么不对？”
缪长风道：“你们今日有没有碰上迫踪的鹰爪？”
武庄道：“没有呀！”
缪长风道：“是吧？你们没有碰上鹰爪，这就不对了！”
武端翟然一省，说道：“缪师叔说得不错，的确是有点不对了。妹妹，
你想，咱们今日整整一天，走过的地方，有蚜几处都是杳无人迹的险地，鹰
爪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动手？”
武庄“啊呀”一声说道：“你是说鹰爪已经识破了咱们的李代桃僵之计，
不上咱们这个当，又去追踪刘大哥了？”
缪长风道：“但愿不是如此。”言下之意，已是颇为担心。
话犹未了。忽听得马铃声响，暮霭苍茫之中，只见有三骑快马在远处芦
苇中出现，正在向着他们这里跑来。
缪长风松了口气，说道：“好了，鹰爪终于来了。嘿嘿，这次我可要和
他们见个真章了！”
试庄说道：“这几个鹰爪，缪师叔是认识他们的吗？”
缪长凤道：“不错。他们就是那天和我在酒楼上赌酒的那些人，一个名
叫伍宏，一个名叫魏庆，一个名叫西门虎。三人之中，只有魏庆武功较高，
待会儿让我打发他们就行了。啊呀，不对，不对！”
武庄道：“什么不对？啊呀，真的不对，这三个人好像不是一伙的！”
话犹未了。只见缨长风已是一跃上马，叫道：“前面两个是朋友，后面那个
是敌人。我去拒敌，你们救人！”
原来来的这三个人，大出缪长风意料之外。只有一个西门虎是他认识的，
其他两个都是陌生人，而且好像受了重伤的样于，伏在马上，一看就知道是
西门虎正要追杀他们的了。
西门虎突然在这荒僻的地方发现了缪长风，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那臼
他在酒楼上曾经见过缨长风的本领，情知决计不是他的对手，三十六着走为
上着，拨转马头便逃。
缪长风心头也是卜通通的跳，想道：“伍宏、魏庆、西门虎这三个人当
中，西门虎武功最弱，如今只见他一个人追来，其他两个人哪里去了？”要
知若是他意料中那三个人全都来了的话，刘抗的行踪可以断定十九未曾给他
们发现，如今武功最强的魏庆、伍宏没见来，那就很难说了。
缪长风急于捉住敌人，查明真相，一声大喝：“哪里跑？”立即掏出三
枚铜钱，以“流星赶月”的手法向西门虎打去，同时催马疾追。
西门虎骑术颇精，一个镫里藏身，避开一枚钱镖，第二枚铜钱卜的打着
马鞍。西门虎藏身马腹，双足勾着马鞍。他避开了两枚钱镖，第三枚却避不
开了，刚好打着他倒吊下来的脑袋。可惜距离在百步之外，否则已是脑袋开
花。但虽然如此，这一枚铜钱亦己是打得他满天星斗，脑痛如裂。
缪长风的马快，转眼之间，双方的距离已在三十步之内了。西门虎人急
智生，忽地滚下马来，纵身一跃，跳进了高邮湖。
那两骑马跑到武氏兄妹跟前，为首的一个年轻人叫道：“可是武公子
吗？”武端说道，“不错，我正是刘抗大哥的朋友武端，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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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犹未了，只见那两个人已是滚下马来。原来他们受伤甚重，一知道了
业已碰上他们要找的人，这口气一松，已是支持不住，晕过去了。
缪长风略通水性，水战却非所长。听得武家兄妹在背后惊叫之声，心里
想道：“这厮着了我一枚钱镖，潜水纵能逃生，这苦头也够他吃了。”于是
不管西门虎的死活，先回去救人。
缪长风给这两个人推血过宫，过了一会，年轻的汉子先醒过来。但还没
有气力说话，只见他缓缓的翻开外衣，衣角朝里一面绣着一条鳌鱼。
武端“啊呀”一声说道：“你们是海砂帮罗帮主的人？”那少年点了点
头。原来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名字中有个“鳌”字，是以帮众以鳌鱼作为标
记。武庄又惊又喜，连忙问道：“那么刘抗大哥昨晚是在你们家里？他出了
事了？”
少年已经恢复了几分精力，张口说道：“我们正是来找你们通风报讯。
他是我的爹爹，唉，我爹爹受的伤可比我重。”
此时那老头子亦已醒了转来，缪长风早已给他敷上了金创药，说道：“老
爷子伤得虽然不轻，好在内伤尚非严重，养息几天，就会好的，你放心吧。”
武庄给这少年喝了一个水壶的水，问道：“好了点吗？”少年说道：“好
得多了，姑娘，多谢你啦。”武庄说道：“好，那你慢慢说吧，出了什么事
情？”
少年说道：“昨晚三更时分，快活张和刘抗、韩朋两位大哥到我们家里，
那位韩大哥气息全无，好像死人一样。”
武庄心急，打断他的话道：“他不是真死的。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你
说后来的事吧。”
少年歇了口气，接着说道：“是。刘大哥也已经和我们说明白了。他说
那位韩大哥昏迷三天，服了解药，就会醒来的。今天早上，刚好满第三天。
“他们到了我家，我爹立即派人去找本帮兄弟准备船只接应。约莫四更
才过，五更未到，敌人就来了，刘抗给韩朋服了解药，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韩大哥刚好在敌人攻破大门之时，醒了过来。”
缪长风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心想：“要是韩朋尚未醒来，刘抗背了
他可是难于逃走。”问道：“来的敌人是哪几个？”
那少年道：“刚才那个西门虎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三个，听刘大哥说，
一个名叫伍宏，一个名叫魏庆，还有一个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石朝玑。”
前面这三个人早在缨长风意料之中，后面这个石朝玑却是出乎他的意料
之外，不觉大吃一惊，说道：“石朝玑刚从王家铩羽而归，他就亲自出马了？
呀，刘抗和快活张要抵挡四个高手，可不容易了。”
少年说道：“是呀，那位韩大哥刚刚醒来，武功也还未曾恢复呢。是以
我们只能听从快活张的指挥，分成两路逃走。他们分出这个西门虎来追杀我
们，其他三个人都去追刘大哥他们了。”
缪长风道：“你可知道刘抗他们是逃向何方吗？”
少年说道，“我和爹爹先行突围，他们后来怎样，我并不知道。不过，
他们若是能够突围的话，必定是逃往青龙滩，那里有我们海砂帮的船只，在
等候他们上船。青龙滩是在青龙镇的正南方。”
缪长风回过头来，对武氏兄妹说道：“好，我去接应他们，你们照料病
人。”
那老头子敷上了金创药，已经好了一些，说道：“敌人很强，你们不必



分出人力来理会老汉了，还是赶快合力去救刘大侠他们吧。”
缪长风道：“不，我们岂能将你丢下不管。”
武端说道：“这样吧，我留下来陪伴他们二位。妹妹，你跟缪师叔走。”
缪长风翟然一省，暗自笑道：“我真是糊涂了，听他们兄妹刚才的说话，
刘抗、武庄敢情早已相爱，我怎可不令她同行。”于是说道：“对，这样就
更可以兼顾了。咱们走吧。”他话犹未了，武庄己是跨上了坐骑了。
快活张的武功并不很高，但他却是机智百出。海砂帮这两父子的突围，
就是他设计的。其后刘抗和韩朋的突围，也是得力于他不少。
敌人破门而入之时，韩朋已经恢复知觉，可是武功尚未恢复，必须刘抗
照顾。
敌强己弱，快活张审度形势，只能冒一冒险，用分头逃走的办法，走得
一个是一个。他和刘抗保护韩朋，从正门冲出，海砂帮这两父子则骑马从后
门逃走。他们家里刚好还有两匹坐骑。本来他们要把坐骑留给刘抗的，刘抗
向他们解释道：“石朝玑他们是骑着马来，我若是抵敌不了，有坐骑也跑不
掉。但敌人的主要目标不是你们，你们有了坐骑，却有突围的希望。”
果然不出刘抗所料，石朝玑只分出一个西门虎去追杀那两父子。他和伍
宏、魏庆三人紧紧堵住大门，定要活捉刘抗、韩朋。
刘抗首先和石朝现交上了手，双方功力悉敌，刘抗闯不出去，石朝玑也
拿不下他。
魏庆跟着便来捉拿韩朋，刘抗挡在韩朋前面，与魏庆拼了一掌。魏庆功
力较弱，给他震退两步。但刘抗腾出手来应付魏庆，却给了石朝玑以可乘之
机，双笔齐出，立即便点刘抗的穴道。刘抗一个盘龙绕步，穴道没给点着，
但左肩却给笔尖戳伤了。
石朝玑与魏庆这边大占上风，但伍宏上来要捉快活张，却是稍稍吃了点
亏。
原来伍宏的真实本领虽然比快活张高出许多，但身手的敏捷，却是远不
如他。
伍宏张开蒲扇般的大手，想要抓他，不料一抓抓空，只听得“拍”的一
声响，反而给快活张打了一巴掌。
伍宏气得哇哇大叫，说时迟，那时快，快活张已经溜出大门，向他们乘
来的三匹坐骑跑去。这三匹坐骑是系在门外的一棵树上的。伍宏叫道：“好
那，这小贼要偷咱们的坐骑！”
石朝玑的坐骑乃是萨福鼎所赠的大苑名马，舍不得给快活张偷去，是以
只好跑出大门，喝道：“他跑不了的！”一扬手就是三枝袖箭向快活张射去。
刘抗要保护一个消失武功的韩朋，石朝玑自付可以稳操胜券，因此他是想要
射毙了快活张之后，回过头来再对付他们。
快活张叫道：“哎呀，不好，痛死我啦！”在地上一个打滚，忽地站了
起来，哈哈笑道：“骗你欢喜欢喜，哈哈，没射着！”他这么一个打滚，已
是和身滚到了那棵树下，割断了系马的绳子。
石朝玑大怒，追出来喝：“哪里跑？”飞身就朝快活张扑去。只要坐骑
不给敌人偷去，他料想刘抗也跑不掉。
侠活张不慌不忙他说道：“来而本往非礼也，你也接接我的暗器！”一
扬手掷出两包东西，石朝玑心道：“这是什么暗器？莫要着了他的道儿。”
呼的一记劈空掌打出，令那“暗器”不能近身。



不料他不震落“暗器”还好，这掌力一震，反而真的是着了快活张的道
儿了，原来快活张所发的“暗器”是两个石灰包。是这家人家准备用来粉饰
墙壁的，多余下来的石灰，刚好就给快活张利用上了。
撒石灰迷人眼睛，这是市井流氓的手段。石朝玑平生的敌手都是江湖上
有身份的人物，根本就想不到快活张会用这个手段。百忙中连忙闭目挥袖，
挥袖成风，把石灰吹开。伍宏没有如此功力，只能闭上眼睛，舞刀护身。烧
是他立即闭上眼睛，石灰亦已渗入眼角，痛得他眼泪直流。
石朝玑也真了得，闭上眼睛，听风辨向，依然不差毫厘，一个起落，就
向他自己的那匹坐骑扑去。
粉雾迷蒙之中，刘抗和韩朋却也趁着这个机会跑出来了，魏庆拦他不住。
快活张未曾跨上坐骑，石朝玑已然扑到，快活张笑道：“右大人，何必
这样生气，你要坐骑，还给你就是。”一矮身钻过马腹，却把一柄匕首，插
进了马臀。
那匹马是正在向着主人跑过来的，突然给快活张在屁股戳了一刀，不由
得四蹄腾空，就跳起来，向石朝玑当头扑下。
石朝玑爱惜骏马，不能将它击毙，只好和衣一滚，避开马路的践踏。说
时迟，那时快，刘抗、韩朋已是抢上了另外两匹坐骑了。
石朝玑大怒，连珠袖箭射出。韩朋武功未曾恢复，只能一个镣里藏身，
躲避暗箭，哪知石朝玑不是射人而是射马。袖箭射着了他那匹坐骑的后腿，
登时把韩朋摔了下来。
刘抗回过头来，倒骑骏马，挥刀拨箭，把射向他的三枝全都打落。看见
韩朋摔倒，连忙回马救他。
说时迟，那时快，石朝玑已朝他扑来。快活张侧边闪出，一把抓着韩朋，
便向刘抗抛去。刘抗接了韩朋，两人合乘一骑，拨转马头便跑。刚好比石朝
玑快了一步，石朝巩扑了个空。
石朝玑气得七窍生烟，喝道：“先抓这个小贼。”快活张一个筋斗翻过
去，只听得“嗤”的一声，石朝玑撕下了他的一幅衣裳，却仍是给他逃了。
魏庆、伍宏二人左右齐上，也都拦不住他。快活张哈哈笑道：“石大人，你
要抓我这个小贼嘛，只怕也不容易。不信你就来试试。”
魏庆劝道：“石大人，正点儿要紧，何必和这小贼生气？”
石朝玑翟然一省，按下怒气，说道：“伍宏，你去找一匹坐骑，随后跟
来。魏庆，我和你先去追捕犯人。”他随身带有大内秘制的金创药，当下给
两匹受伤的坐骑敷上了金创药，骑上受伤的马，楔而不舍的仍然追赶刘抗、
韩朋二人合乘的坐骑。
石朝玑的坐骑是千中挑一的大苑名驹，虽然刚刚敷上了金创药，只能止
痛，跑得远远不如原来的速度，但却也不输于普通的健马。刘、韩二人合乘
一骑，骑的又是普通的马匹。追了一会，石朝玑把魏庆甩在后头，却是可以
看见前面刘、韩二人合乘的那匹坐骑了。
快活张轻功超卓，跑起路来，十里之内，亦不输于健马，就在石朝玑正
要快马加鞭，赶上刘抗二人之际。快活张突然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拦着石
朝玑的马头，笑道：“石大人，你不痛惜你的宝马么？”
石朝玑只因在急切之间，找不到另外的坐骑，无可奈何，只好骑着受伤
的骏马追敌的，此时给快活张调侃，不由得怒火又生，唰的一鞭打下，喝：
“小贼，你来找死，我就先毙了你！”



快活张跃过一旁，说道：“我是好意来找你谈一宗生意的，你竟要毙了
我，嘿嘿，这可当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
石朝玑本来已经强压下心头的怒火，不想再理睬他的，听得他这么说，
眼睛却不禁向他看去。只见快活张拿出了一串亮晶晶的珠子，在乎中把玩，
一面笑道：“这串珠子大概还值得几个钱吧？”
石朝玑又惊又怒，喝道：“好小贼，竟敢偷我的御赐朝珠！”原来这串
珊瑚朝珠，乃是由于去年他参与小金川的某一次战役有功，皇帝赏给他的。
快活张哈哈笑道：“不错，你骂我是小贼，我就叫你见识见识小贼的手
段！你也应该明白，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发了誓是决不轻易放手的，失主
要想得回东西，要嘛是讲交情，要嘛是拿银子来赎。石大人，你我是谈不上
什么交情的了。对不对？你准备拿多少银子来赎？”
这串朝珠，虽然并非无价之宝，但皇上所赐，失掉了若给皇上问起，石
朝玑拿不出来，这可是担当不起。石朝玑不由得怒火冲天，拨转马头，就来
赶他。
快活张左边一兜，右边一绕，打着圈儿乱转的跑。石朝玑的骏马跑直路
是可以追得上他的，这样的乱转圈儿的跑，马匹可就不如身有上乘轻功的快
活张那么灵活了。
石朝玑非要夺回朝珠不可，只得跳下马来，抓了一把铜钱当作暗器打他。
他的袖箭已经射完，但他运上内力发出钱镖，劲道亦不输于袖箭。
快活张一面躲避暗器，一面与他绕身游斗，心里想道：“我的长力不如
他，也该适可而止了。”当下把那串朝珠用力一抛，笑道：“石大人，你好
不小气！好吧，看你急成这个样子，我姑且卖你一个交情，朝珠还你，你自
己去检。先此声明，我卖交情，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石朝玑气得七窍生烟，可还不能不对快活张的说话奉命唯谨，乖乖去捡
那串朝珠；那串朝珠恰好抛落在湖边的泥沼里，石朝玑捡起朝珠，满身泥泞，
花了不少时候。快活张早已跑得影子也不见了。
刘抗和韩朋跑到了青龙滩，找着了海砂帮接应的船只，舍马登舟。但因
不见快活张来到，心中颇是不安。撑船的那个小头目说道：“快活张机灵之
极，想必不会着了道儿。后有追兵，咱们还是先开船吧。”刘抗说道：“快
活张定是把石朝玑引开，他为朋友这样热心，但愿他能够脱险才好。”无可
奈何，只好开船。
韩朋两次死里逃生，都是靠了朋友之力，听了刘抗的说话，却是不由得
好生惭愧了。刘抗好似知他心意，扶他坐稳，说道：“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好
啦，不要多想它了。”
韩朋满面羞惭，说道：“小弟贪图过安逸的日子，一步步走入了敌人圈
套，这次更几乎变成了石朝玑的帮凶，若不是吾兄和尉迟大侠等人尽力救我，
恐怕我还要死在石朝玑的手中。唉，小弟真是该死、该死！”
刘抗正容说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你经过这次教训，分清了是非
好坏，这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啦。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韩兄你说是吧？”
韩朋苦笑道：“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了，以后还不醒悟，那还是人吗？”
刘抗道：“好，那就莫提过去的事了。我该为你庆贺你的‘重生’啦。
你饿了吧，咱们先弄点东西吃吃。”
那小头目道：“船舱里有两尾鲜鱼，刘大哥，你来划船，我给你们做红
烧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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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了东西，韩朋气力渐渐恢复，帮忙他们轮流划船。
高邮湖波平浪静，那小头目站在船头，看了看夭色，说道：“就快起风
了，这是一股顺风。嗯，顺风顺水，咱们这条船可以走得更快了。”话犹未
了，果然吹起了东风。
刘抗笑道：“你的话真灵。”那小头目笑道：“没什么，只不过凭经验
看风色罢了。我在长江和高邮湖本来是当船夫的，撑船已经撑了二十年了，
咦，后面来了一条船，这不是打鱼的季节，小船来得这么快，不知是否本帮
的船只？”
刘抗把眼望去，只见一条小船，挂起风帆，疾如奔马，正向着他们追来。
过了一会，看得渐渐清楚了，刘抗吃了一惊，首先嚷出来道：“不好，是石
朝玑！”
石朝玑哈哈大笑之声掠过湖边，叫道：“石某特地来送你们一程。嘿嘿，
山水自有相逢日，这话当真说得不错，这回看你还能走得上天？”石朝玑站
在船头，魏庆在他背后。
刘抗说道：“沉着点儿应付。”韩朋咬一咬牙，说道：“不错，大不了
跟他们拼吧。”刘抗说道：“别忙，逃不了再拼。”要知双方虽然都是两个
人，但韩朋武功还未完全恢复，对付一个武功本来就要胜他一筹的魏庆，定
然凶多吉少。而刘抗自知，他和石朝玑乃是在伯仲之间，谁也难以言胜的。
那小头目道：“你们瞧，他们的船忽然慢下来了。啊，我明白啦！”
刘抗说道：“明白什么？”小头目说道：“石朝玑这条船是抢来的，舟
子不肯为他卖力。”
他的所料不差，原来这舟子乃是一个曾经深受官府与恶霸欺压的渔人，
他有两个儿于，都给官府拉了去当兵，在高邮湖打鱼，渔税三年加了两倍，
老妻生病没钱请医生，轻病变成重病，为了不愿连累丈夫，悬梁自尽。几年
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当真可说得是苦大仇深。
这老渔夫给石朝玑封了他的船，强迫他加速划船，心里已是十分愤恨的
了。此时他已经知道了石朝玑是要捉前面那条船上的人的，更是忍不住怒火
中烧，心里想道：“我宁可舍了这条老命，决不能帮这些恶人去害好人。”
石朝玑见他越划越慢，骂道：“有气没力的，你怎样啦？”那老渔夫苦
着脸说道：“大人明鉴，小的当真是有气没力，因为我还没吃饱饭呢。”石
朝玑喝道：“胡说八道，分明是想偷懒。你不卖力，我杀了你。”老渔夫道：
“你杀了我，也没有办法。我的确是尽了力啦。”
魏庆说道：“杀了他无济干事，让我来划。老头儿你好好替我们把舵。
若敢玩弄花招，我也不杀你，却有十八种酷刑，让你一件件来尝。”
魏庆水陆功夫都颇了得，抢过了两支桨，亲自划船，果然胜过那渔夫。
石朝玑监视那渔夫，不时叱喝。
两条小船的距离渐渐近了，但始终还保持着十数丈的距离。石朝玑心急，
也拿起了桨帮忙魏庆划船。他是未曾划过船的。但因内力深厚，在魏庆指点
之下，手法渐渐熟练。两条小船的距离渐渐拉近得只有六七丈远了。
石朝玑一看这个距离，暗器已是可及，猛地喝道：“看你们还往哪里跑？”
一扬手，嗖嗖嗖飞出三柄飞刀，把刘抗那条船的船桅断为三截！
船桅一断，风帆塌下，刘抗忙把塌下的风帆挑开，但船的速度已是大减。
“石朝玑哈哈大笑，脚尖一点船头，便跳过去。
不料在他纵身跃起之时，那老渔夫突然拿起了他抛下的桨，一桨打他的



小腿。这一下他是用了浑身气力，虽然不会武功，也打得石朝玑的脚骨碎裂
了一小块。石朝矾一个倒栽葱半空中跌下来。老渔夫用力扳舵，小船滴溜溜
转了于方向。石朝玑未能踏上船头，落在水里。
老渔夫这个举动，大出魏庆意料之外，待他一掌击向那老渔夫之时，那
老渔夫早已跳下水里去了。
石朝玑抓着魏庆伸下来的竹篙，爬上船来，浑身湿漉漉的像个落汤鸡，
气得他破口大骂。魏庆说道：“大人不值得力这老杀材生气，咱们回头还可
以责成当地官府抓他。”石朝玑敷上了金创药，说道：“对，先抓刘抗紧要，
追！”
刘抗这条船失了风帆，在湖中逃跑，迟早会给敌人追上。刘抗审度形势，
当机立断，对那撑船的海砂帮头目说道：“划到岸边，我们上岸，你回去救
那老渔夫。”
魏庆加速划船，衔尾疾追，两条船差不多同时靠岸。那小头目赶快把船
划开，刘抗挽着韩朋，飞身上岸。
韩朋气力已经恢复，但湖畔乃是泥泞的沼地，非有上乘的轻功不能飞跑，
他却还未能提气运用轻功。
说时迟，那时快，石朝玑和魏庆已是追上岸来，大声喝道：“哪里跑！”
韩朋说道：“和他们拼了吧！”刘抗说道：“你快跑，我给你抵挡一阵。”
哪知石朝玑首先扑向韩朋，魏庆却来和刘抗纠缠。韩朋豁出了性命，一
觉背后微风飒然，反手就是一掌。
石朝玑见他拼命，倒也不敢太过轻敌。拆了几招，石朝玑找到对方破绽，
一招“怀中抱月”式，五指并拢，手心向上，虚托敌手肘尖，顺势一拖，抓
住了韩朋的手腕，喝道：“给我过来吧！”
韩朋愤怒之下，也不知是哪里来的气力，他突然仆倒地上，也是奋力一
拖。石朝玑反而给他拖得一齐跌倒。
刘抗一掌震退魏庆，恰好及时赶到。石朝玑无暇再和韩朋缠斗，急忙抓
着韩朋的脚踝，一把将他甩开，跳起身来，回头应付刘抗。
韩朋给他这一摔，摔到数丈开外，幸好地上泥泞，摔得虽然不轻，可没
受伤。但身子却是深陷泥泞之中，两条腿在急切之间，哪里拔得起来？
魏庆冷冷笑道：“你本来是答应替石大人办事的，只要你回过头来，咱
们还是朋友。”韩朋骂道：“我没有你这号朋友，宁可死在你的手里！”魏
庆冷笑道：“你执迷不悟，没办法，那我只好对你不客气了！”
刘抗与石朝玑本领相当，一交上手，两人都是难以摆脱对方。
魏庆正要上去活捉韩朋，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竟然震得他的耳
鼓嗡嗡作响。魏庆大吃一惊：“此人功力非同小可，不知是友是敌？”
抬头一看，只见两骑马疾驰而来。前面一骑是个白衣少女，后面一骑是
个中年汉子，正是曾在扬州和他赌过酒的那个缪长风。
那次赌酒，魏庆曾经吃过缪长风的大亏，此时一见是他，不由得胆战心
惊，如何还敢恋战？慌忙拗步就跑，三步并作两步，跑回船上。
石朝玑在急切之间，却是难以摆脱对手，说时迟，那时快，武庄快马加
鞭，已是跑到湖边。缪长风的坐骑比不上她的，是以稍稍落在后面。
沼地泥泞，不适于骏马奔驰，武庄跳下马来，叫道，“刘大哥，我来啦，
你没事吧？”施展轻功，拗刀出鞘，立即就朝刘抗奔去。
刘抗叫道：“别忙，这臭贼我对付得了。”他是不愿武庄为他冒险，故



而出言暗示。要她等待缪长风来到，再来助战。但武庄心急如焚，哪肯等待，
他话犹未了，武庄已是跑了到来了。
石朝玑看见这个少女和缪长风一起来，这一惊亦是非同小可，不过他惯
经阵仗，虽惊不乱。心里想道：“这小姑娘纵有本领，谅也不高。抓着她作
为人质，倒是一个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当下一声喝道：“来得好！”不
理会刘抗向他的攻击，倏的就向武庄抓去。
哪知武庄却是虚斫一刀，刀光一闪，迅即便是一个盘龙绕步。石朝玑一
抓抓空，“乓”的便着了刘抗一掌。石朝玑忍着痛，腾身向武庄抓去，却忘
记了自己腿上受伤，这一跃没扑着武庄，却把自己摔倒了。武庄回身一刀斩
下，石朝玑伏地一滚，踢起二团污泥，武庄爱洁，本能的缩身一闪，石朝玑
滚出了数丈开外，两枝判官笔反手掷出，劲风呼呼，对准了武庄射去。原来
他的袖箭已经射完，急切之间，来不及再掏暗器，只好把所用的兵器当作暗
器了。
刘抗飞身扑来，接了他的一技判官笔，武庄横刀一磕，把另一枝判官笔
磕落。虽然磕落，虎口却是给震得隐隐作痛，心里想道：“这厮身为御林军
副统领，果然是有几分本领，幸亏我刚才没有和他硬碰。”原来她粗中有细，
一见石朝玑和刘抗交手的情形，便知对方功力在她之上，故而一上来便用闪
展腾挪的小巧功夫。
刘抗哈哈笑道：“你缴了械是否想要投降？好，那就快磕头赔罪吧。”
石朝玑逃命要紧，只能忍受他的调侃，爬起身来，带着满身污泥，跑到岸边，
魏庆小舟刚刚离岸，忙把竹篙伸过来，石朝玑抓着竹篙，跃上小船，武庄追
来，已是迟了一步。
武庄跌足叹道：“可惜，可惜，给他跑了。反而累得我的鞋子溅了污泥。”
刘抗笑道：“虽然给他跑掉，他也是够狼狈的了。你不过溅了一点污泥
而已，他的兵器都已经扔下了。”
刘抗过去拉起韩朋，缪长风亦已来到。好友会合，大家都是十分高兴。
缪长风笑道：“贤侄女，你刚才打得十分聪明，我起初还怕你有勇无谋呢，
真是难得。”武庄甚为得意，说道：“多谢师叔夸奖。师叔，你骑在马上，
一眼就看出了我是怎样打法？侄女更是佩服得紧。”缪长风哈哈笑道：“再
说下去，可变成咱们叔侄互相标榜啦。好在刘兄不是外人。刘兄，我这侄女
可是特地为你赶来的啊，你知道吗？”武庄面上一红，低下了头。
刘抗又是欢喜，又是诧异，说道：“你们怎么以叔侄相称？”
缪长风道：“她的母亲是我的师姐，我昨天才知道的。”
说话之间，忽见高邮湖上又出现了几条小船。武庄“咦”了一声，说道：
“师叔，你看，他们正在围攻石朝玑那一条船。”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那几条快船紧紧跟着石朝玑那一条船，乱箭纷飞，
朝他射去。石朝玑站在船头，拨打乱箭，手忙脚乱。
武庄拍手道：“好呀，石朝玑这条船着火了。”原来是那几条快船所发
的乱箭之中夹着几枝火箭。
魏庆加速划船，石朝玑舞起长篙，硬冲出去。武庄叫道：“呀，还是给
他跑了。好，好了，他的帆也给烧掉了，船桅倒啦！”火光之中，只见魏庆
背着石朝玑，跳下水去。此时他们已是将近到了对岸，终于魏庆还是把石朝
玑救了上岸，走了。
缪长风笑道：“石朝玑接连吃亏，当真是变成了丧家之犬，你也应该可



以满意啦。他欺负刘大哥这笔帐，慢慢和他再算。”
刘抗说道：“咱们那条船也回来啦，嗯，看来这帮人大概是海砂帮的。”
刘抗料得不差，这帮人果然是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派来接应他的。为首
的是副帮主张源。
那小头目已经把老渔夫救了起来。刘抗首先向他道谢，然后与海砂帮副
帮主张源叙话。
张源说道：“敝帮帮主已经决意和小金川的义军联手，目下正在准备截
劫官方的粮船。帮主不能亲来，刘大哥，韩大哥，累你们两位受惊了。敝帮
帮主的意思，如果你们两位没有别的紧要事情，就请你们一同回去，帮我们
大伙儿干他一场。”
刘抗笑道：“有机会可以凑上这样大的一场热闹，你们不来找我，我也
要毛遂自荐的。”韩朋更是欢喜，说道：“我这条性命是拾回来的，正不知
如何报答朋友。罗帮主看得起我，我自当效劳。”
武庄忙说道：“刘大哥，我也去。”刘抗笑道：“少不了你这份的，但
你的哥哥呢？”武庄说道：“他在照料海砂帮受伤的那两位父子，咱们找他
一同去吧。我想他一定去的。缪师叔，你呢？”
缪长风道：“我另外有事，恐怕不能和你们一道了。”张源说道：“罗
帮主也知道缪大侠另有要事，他很抱歉不能来给缪大侠送行，特地叫我代他
致意。”刘抗、韩朋这才知道，原来今日之事，并非巧遇，乃是一众英雄，
在王家聚会，商量定妥，分头办事，缪长风要北上蓟州，是以就由缪长风顺
道来救援他们的。在王家聚会这班英雄，韩朋十九个未见过面，但这些陌生
的朋友，对他却都是肝胆相照，韩朋不由得大为感动，又是欢喜，又是自惭。
缪长风笑道：“刘大哥，我这侄女交给你啦。回来的时候，我再找你们
请我喝酒。”当下便与众人挥手道别，独自登程。
高邮湖平静无波，缪长风却是心潮起伏，难以自休。他回头一望，隐隐
可以看见刘抗与武庄并辔同行的背影，心中又是快慰，又是有几分伤感。想
道：“二十多年之前，师姐也是像她现在这般样子。日子过得真快，师姐教
导我的恩义，我还未能报答，她已经作了古人了。不过她有这样好的一双儿
女，她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得到安慰了。”想起自己童年时候，对师姐的那
种不自觉的爱慕之情，不禁又是暗暗好笑：“师姐的儿女都已经成人了，我
还是一剑孤身，江湖浪荡，若是师姐没死，一定会取笑我了。”脑海中师姐
的影子，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云紫萝的影子，缪长风心里想道：“武庄的面
貌甚像母亲，但紫萝的性格却似乎更似我的师姐。咦，我怎么老是把她们连
想在一起？唉，我对她难道还能有什么非份之想吗？我只盼能够见着她，像
童年时候对师姐那样的敬爱她。”
缪长风卑骑独行，心事如潮，不知不觉又是将近黄昏的时分了。忽听得
马蹄得得之声，有一骑马从后面追来，跟着他走。缪长风瞿然一省，心里想
道：“‘这人莫非是冲着我来的？”当下闪过一边，让那人过去。不料那人
越过他的前头，忽地勒住坐骑，又回过头来。
缪长风喝道：“你干什么？”此时两人打了照面，忽地不觉都是一怔，
那人笑道：“缪师弟，你不认识我了么？”缪长风吃了一惊，同时叫起来道：
“你，你是郝师兄？”



第四十八回  路遇同门

万花途中为侣伴，窕窈千春，自许天人春。来去堂堂非聚散，泪干不道心情换。噩

梦中年拼怨断。一往凄迷，事与浮云换。乍卸严壮红烛畔，分明只记初相见。

——陈曾寿

那人哈哈笑道：“你记起来了。缪师弟，我也几乎认不得你了呢。当年
你初入师门之时，还是一个拖着两筒鼻涕的孩子，咱们还曾打过架呢。说起
来，一晃眼就是二三十年了。”原来这个人名叫郝侃，正是缪长风小时候曾
经为了师姐和他打过一架的那个师兄。
缪长风心道：“想不到我刚碰上了师姐的子女，才不过两天，又碰上了
他。”他和郝侃同在师门之时虽然不甚和好，但久别重逢，总是感到意外之
喜。当下笑道：“真想不到会见着你，你是打哪儿来的？”
郝侃说道：“我本来是准备到扬州给王元通祝寿的，迟了一天，王元通
已经不在家了，你呢？”
缪长风道：“我正是从扬州给王元通祝寿来的，倒是见着他了。”
郝侃道：“你和王元通交情很好吗？我正想打听他为什么在生日之后的
第二天就不见了。”
缪长风和他隔别了将近三十年，当然不能把真话都告诉他，只能含糊说
道：“王老镖头交游广阔，我和他本不相识，是朋友带我去的。郝师兄，你
是不是和王老镖头很熟？”
郝侃笑道：“和你一样，与他并不相识。我是为了找两个人到他家里去
的。”
缪长风道：“什么人？”
郝侃说道：“我记得在师门之时，你和文绮师姐最为要好，有一次我开
你们的玩笑，你狠狠的和我打了一架。这件事想必你不会忘记吧？”我要找
的就是她的子女。”
缪长风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到王家祝寿？”
郝侃说道：“师姐嫁在山东中牟县武家，不幸夫妻同日去世。这些事情，
想必你是早已知道的了。许多年来，我一直想去探问她的遗孤，总是未能如
愿。上个月我才能够抽出空来，特地到中牟去找他们。听得他们的邻居说，
才知他们已经去了扬州给王元通祝寿。师姐的儿子叫武端，女儿名叫武庄，
你在王家有没有碰见他们？”
缪长风道：“我在王家可没有见着姓武的少年男女。”缪长风这倒不是
谎话，他是在路上碰见武家兄妹的。
郝佩说道：“或许他们用了另外的名字也说不定。那天王家的宾客料想
很多，你就是碰上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是师姐的子女。”缪长风顺水推舟，
点了点头，笑道：“这倒是真的。”
郝侃接着说道：“我还要向你打听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江湖上的成名人
物，他也是到王家祝寿的。”
缪长风道：“这人是谁？”
郝侃说道：“刘抗这个名字，你想必听人说过吧？近年来他在江湖上闯
出了很大的名头。他也是中牟县人，与武家比邻而居。这次我去找武家侄儿，
听说武端武庄兄妹就是跟他去扬州的。我一来是对刘抗慕名已久，二来也想
从他口中得知武家兄妹的行踪，是以希望见一见他。”



他这番话倒是言之成理，不过缪长风当然仍是不敢和他全说真话，当下
说道：“那天王家的宾客倒是有人曾经谈起刘抗，不过却没见他来到。”
郝侃说道：“那天是否出了一些什么事情，第二天王元通就不在家里
了？”
缪长风暗自想道：“郝师兄若是侠义道中的人物，他到了扬州，找过王
元通，应该会有人告诉他那天的事情。不过，他大概也不至于是石朝玑那一
伙人，否则他也应该知道那天之事的。”这个问题，已经是郝侃再一次问他
的了，缪长风只好如此答道：“我只是跟朋友去趁趁热闹的，给王元通拜寿
之后，我就走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全不知道。郝师兄，这些年来，你
在哪里得意？”他特地转过话题，以免郝侃再问下去。
郝侃说道：“说来惭愧，自从出了师门，一晃二十多年，我是一事无成。
缪师弟，你却已是名满天下的江湖游侠了，我真是愧对你呢。”
缪长风道：“师兄客气了。小弟浪荡江湖，其实也是一事无成。”
郝侃说道：“一点不是客气，这二十多年来，我是在乡下闭门课子，什
么事业都谈不到。老朋友的消息，也只是偶然听到而已。师姐和她丈夫干出
那等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也只能心向往之，未曾为他们效过半点劳，思之实
是汗颜。”
缪长风道：“师兄潜心武学，光大本门，那也是一件大事呀。”
郝侃说道：“比起你来，我可差得远了。对啦，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成
家了没有？”
缪长风笑道：“我一直是孤家寡人。师兄有了几位令郎了？”
郝侃道：“你也应该早点成家了。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另一个
也满了十八岁了。以前我因为孩子没有长大，不能出来走动。如今他们算是
满了师，我可想出来走走了。”
缪长风随口说道：“是呀，师兄久别江湖，出来走走也好。”
郝侃说道：“缪师弟，你上哪儿？”
缪长风道：“我打算到三河县找一位朋友。”
郝侃说道：“是不是河北的三河县，和都门相去不远？”
缪长风道：“不错，它在京城北面，大概不到两天路程。”
郝侃哈哈一笑，说道：“那正是再好不过了，咱们可以结伴同行。”
缪长风吃了一惊，道，“你也要去三河县么？”
郝侃说道：“我在山沟里住得久了，想入京华开开眼界，三河县既是和
京城相距不远，我也可以陪你到三河县去走一趟。”
缪长风忙道：“师兄有所不知，我和御林军统领北宫望是结有一点梁子
的，一近都门，我就不能不谨慎行藏了。此去三河。恐怕也是有点风险的，
不敢有劳师兄作陪。”
郝侃哈哈笑道：“当年师姐夫妻在山东起事，我不能为他们稍尽绵力，
这些年来，一直感到遗憾。如今小儿已经长大成人，我是无牵无挂的了。缪
师弟，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但正如你以前曾经和我说过的，一个人岂能庸
庸碌碌的过这一生？我若然不知你这一行会有风险那也罢了，既已知道，我
更应该与你结伴同行了，我的武功虽不及你，路上碰上鹰爪，我也总还可以
帮你一点忙呀。”
缪长风道：“多谢师兄好意，但小弟实是不敢有劳。”
郝侃眉头一皱，说道：“师弟，你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过把我当作外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